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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光熹微之时，当 K7807 次列车缓缓
驶出山西大同火车站，车轮与钢轨碰撞出
一阵“哐当哐当”声，这是列车长刘鑫最
熟悉的声音。K7807 次列车还有个名字，
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山西大公交”。刘
鑫从制服口袋里掏出一个巴掌大的笔记
本，封皮已经磨得起了毛边，内页却密密
麻麻——这是她的“服务日记”，记录着十
年里那些让她骄傲、也让她脸红的瞬间。

翻到 2025 年 9 月的一页：“今天做得最
好的一件事：6 号车厢那位视障旅客张大哥
又坐车了。这次没等他开口，我就扶他坐
到了座位上。路上告诉他‘今天阳光特别
好，如果一会儿觉得晒我帮您把窗帘拉
上，’他笑着说‘刘车长，你的声音就是我
的眼睛’。这话让我眼眶热了——原来我们
多说一句，对有些人就是整个世界。”

翻过几页，是一段用红笔重重圈起来
的字：“10 月 12 日，教训深刻。那位带 2 个

孩子的母亲，我明明看见她手忙脚乱，却
只按流程问了句‘需要帮助吗’，她说不
用，我就没再坚持。结果她在接开水时，
孩子差点被绊倒。虽然没出事，但我一晚
上睡不着——我问自己：你是在服务，还
是在走过场？真正的服务，是看见她不好
意思开口的难处。”

正是这些记下的教训，推动着服务的
改变。那次之后，刘鑫和同事们反复打磨
出“列车服务畅行码”，整合接水、补票等
高频需求，旅客扫码即可实时推送。一位

山西老乡留言：“这码子真灵，比在家门口
喊一声还管用！”

日记的后半本，是一份“重点旅客档
案”：“7 号座陈先生，孩子才一岁半，孩子
老是觉得饿，路上总会哭闹，餐车中的稀
饭适合给孩子食用，遇见他就主动询问提
供。”“乘车的中学生，总打游戏忘记下车，
到忻州前一定去提醒他们。”每一条需求，
都源于日常的观察与倾听。“服务不是完成
任务，是用心照亮别人的路。”刘鑫说。

日记里也有暖心的“意外”。11 月的一

天，新来的小张只是给旅客指了指开水间
的方向，没主动带过去。刘鑫本想批评，
却又想起自己刚上班时也历经过类似的心
路历程。晚上开了个短会，她没点名，只讲
了自己当年因没主动帮一位孕妇内疚了很
久的事。说完，小张小声道：“姐，我懂了。”

十年间，慢火车的速度未变，服务却
在持续升级：私密的母婴室、安抚孩童的
玩具、为学生准备的试卷、售货小车里新
增的卫生用品……每项举措皆源于“将心
比心”，也源于日记里密密麻麻的记录。

夕阳下，车厢里旅客安然休憩，孩童
甜睡，乡亲闲谈，刘鑫翻开新的一页写下：

“今天一切平安。那位爱打游戏的中学生，
到站前五分钟乘务员拍了他肩膀，他抬头
说：‘谢谢，差点又坐过’。带孩子的年轻
妈妈，接过粥时眼睛亮亮的。就是这些小
事 ， 我 又 一 次 感 受 到 旅 客 们 沉 甸 甸 的
信任。”

合上日记本，刘鑫望向窗外。日复一
日，慢火车终会到站，但提升服务永无终
点。今年，刘鑫有个朴素的愿望，把途中
更多的烟火温情写进日记，和同事们成为
一束微光，照亮更多旅客的旅途。

每年的鸳鸯调查，基本形式都是在冬天的三个月开展三次同步调查。
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天，三次调查分别在 2025 年 12 月 20 日、2026 年 1 月 17
日和 2月 15日的下午 2至 3点开展。

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科研宣教科科长张亚琼告诉记者，今年冬
天鸳鸯调查的峰值出现在 1 月，共记录鸳鸯 1773 只，较去年同期总数增
加 750 只。“这几年下来，总体数量翻了大约 3 倍，从最开始调查时的每
年四五百只，到现在每年常态化的 1000 多只。”

颐和园调查点组长杨开颜，见证了鸳鸯调查的 8 年。2018 年，鸳鸯
调查一启动，她就加入其中。此前，这位中学数学老师就已多
次参加动物保护宣传活动。

一份 2018 年底的调查报告，记载着颐和园调查
点最初只有 11 只鸳鸯。最近几年间，数量不断增
多，杨开颜对日期和数据如数家珍——2023 年
12 月，71 只；2024 年 2 月，88 只；2025 年 1
月，91 只；今年 1 月，168 只。不但如此，鸳
鸯分布区域也在变广，最初只能在颐和园团
城湖和豳风桥两处发现鸳鸯，如今面积大大
增加。

当然，也不是每个调查点、每一次调查都
有这么好的运气。今年的鸳鸯调查，最后一次
设置在 2 月 15 日，除夕前一天。随着天气变暖，
鸳鸯变得分散，调查难度增加。最终，龙潭湖公园
的志愿者们一只鸳鸯都没有发现。不过，其他志愿者
们在群里打气：“ （没有发现） 一样有价值！”

参与调查，对志愿者们来说，既多了一份责任，又有难以想
象的收获。

在杨开颜影响下，她的爱人和孩子也一直参与鸳鸯调查。尤其是孩
子，从小学二年级一直跟到现在，在对鸳鸯年复一年的调查中长大。即
便学业压力日增，女儿杨雨琛也坚持要继续参与，“她觉得这是自己的一
份工作、一种责任。”

不知不觉间，杨雨琛成了自然爱好者，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成了母女
两人闲聊时的重要话题。“走在路上，孩子听见鸟叫就习惯抬头，一路数
着白头鹎、乌鸫，还会告诉我北京有多少种啄木鸟……我总觉得，鸳鸯
调查产生了‘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影响，让孩子逐步地了解自
然，更加热爱自然。”

对杨开颜自己来说，鸟类也成了一种陪伴。“有时候走在颐和园里，
看着鸳鸯和很多其他的鸟，就觉得人在这世上不是孤独的。人和周围的
生物处在和谐的关系中时，感觉总是充满灵动。”

“我们的很多小志愿者，在调查中开始对野生动物保护产生兴趣，有
的已经认真准备大学报考相关专业了。”张亚琼说，通过搭建调查平台，
让很多市民自觉积极参与进来，关注身边的野生动物，作为组织方也感
觉意义非凡。

“有时候我觉得是志愿者们在推动着我们把这项工作做下去。”张亚
琼说。“每年到了 11 月，很多志愿者就会在群里说，调查马上又要开始
了，他们充满期待，于是我们就一直坚持了下来。”

列车长刘鑫——

把旅途中的烟火温情写进日记
本报记者  马睿姗

在北京数鸳鸯的人
本报记者  刘少华

鸳鸯，雁形目鸭科，中型的树栖
水禽，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在中国文学中，鸳鸯被反复吟诵，
往往被用来形容长相厮守的有情人。
早在《诗经·小雅》中，就曾留下过

“鸳鸯在梁，戢其左翼”的美好诗句。
中国人从古至今的生活里，鸳鸯图案
和造型不断出现在器物上，从艺术作
品到生活用品，不一而足。

在我国大部分地区，鸳鸯是候鸟，
相当一部分在春夏到北方地区繁殖，
冬季迁往南方。曾经，在北京越冬的

鸳鸯被视作“罕见冬候鸟”，数量极为稀
少。不过，这几年很多北京市民都留意
到，在冬天的湖面上不时能看到鸳鸯。

从2018年起，在北京市野生动物
救护中心、宣武青少年科技馆等机构
发起之下，每年冬天，大量北京市民
参与到鸳鸯调查工作中。调查结果显
示，在北京越冬的鸳鸯数量正成倍
增加。

调查的另一个结果是，不期然间，
北京城里多了许多热爱鸳鸯、热爱鸟
类的普通人。

对于北京的鸳鸯，光统计数字是不够的。从专业研究者到志愿者，
都还有许多想做的事。

史洋说，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说，仅调查鸳鸯个数还远远不够，还
有许多需要回答的问题。在北京，一年四季都能看到鸳鸯，但其中有的
是候鸟，有的可能是留鸟，甚至候鸟中也分冬候鸟和夏候鸟，这些都需
要通过佩戴定位器等方式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其实北京鸟类中有很多都
与鸳鸯类似，有多个居留型，如绿头鸭、红隼、苍鹭等，但鸳鸯不同居
留型的比例我们还不掌握”。

鸳鸯调查本身也在变化。从几年前开始，调查中增加了一项统计，
鸳鸯的伴生物种。设计初衷，是希望借此分析鸳鸯对栖息地的选择和伴
生物种之间有什么规律。史洋说，这要求志愿者们对水禽有更多的了解。

比如，今年 2 月 15 日的陶然亭公园调查中，除了记载 6 只鸳鸯，还记
载了 11 只绿头鸭、1 只乌鸫和 1 条泥鳅等。从天空到水中，志愿者的眼睛
不光盯着鸳鸯。

长期在公园从事园林工作的翟敬宇，从 1997 年起便开始喜欢上了观
鸟。她很早就意识到，生物多样性保护对于城市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意
义。要想在植物保护中实现绿色防控，保持生态平衡，鸟类作为昆虫的
天敌，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鸳鸯的自然巢穴是树洞，但现实是在城市公园中往往找不到合适的
自然巢穴。甚至，从保护大树和保障游园安全的角度考虑，还要对有些
树洞进行封堵。为此，多年前开始，紫竹院公园专门挂了一些人工巢箱，
3 年前对巢箱调查后发现，许多鸳鸯的确选在了里面繁殖。“我们在不断
观察鸳鸯的适应性，后期继续对巢箱进行适度的干预和调整。”

翟敬宇说，可以为鸳鸯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可以种植些湿生、
水生植物，冬天适当种植保留一些芦苇，保留一些不结冰的水面，营造
不易被打扰到的生活环境，为它们繁殖期和幼鸟出巢后的生活提供安全
感，等等。

翟敬宇说，经过实际调查，一只正常的鸳鸯产卵大约在 7 枚至 13 枚，
但其中有一部分会孵化不出来。他们特地请教了北京动物园的鸳鸯研究
专家，并在鸳鸯孵化跳巢后，对没有孵化成功的卵进行科学研究。

“从公园管理者身份，我也一直在想，尽可能为它们做更多。”翟敬
宇说，“从 1997 年开始有爱鸟意识之后，我一直在想怎么去爱它们，怎么
正确地爱它们。”

宣武青少年科技馆生物学高级教师岳颖是鸳鸯调查的发起者之
一。她告诉记者，上世纪 90 年代她就读于首都师范大学生物系时，
各种研究和文献中都称鸳鸯为“北京地区罕见冬候鸟”，足以证明那
个年代北京野生鸳鸯数量非常少。

岳颖说，大约在 2017 年，她带着学生在龙潭西湖公园观察到野
生鸳鸯交配的行为，就装了几个巢箱，开展人工招引实验。对于北
京地区的鸳鸯数量，她也产生了好奇心。

“我们在公园调查的时候，发现很多游客不认识鸳
鸯，经常指着绿头鸭说‘这是鸳鸯’。”北京市

野生动物救护中心高级工程师史洋告诉
记者，他们观察到，从 2015 年左右开

始，大量鸳鸯开始在北京越冬，
再加上此前有北京雨燕调查的
经验，于是顺理成章想做鸳鸯
调查。

史洋告诉记者，对于鸳
鸯调查来说，冬季是相对理

想的季节。这是因为，水鸟
喜欢集群越冬，而且因为水面

结冰，鸳鸯只能聚集在少量有
活水的区域，容易开展调查。

过去 20 多年来，岳颖一直从事
青少年科普工作。对她来说，这项科

学调查，也是很好的科普机会。
“我们做公众科普活动需要有个抓手，需要

有‘旗舰物种’，要选择既容易观察，又被大家喜爱的物种。”
岳颖坦言，选择鸳鸯作为调查对象，对志愿者们来说参与门槛比较
低。无论大人孩子，培训一下就能上岗。除了鸳鸯调查之外，每年
春夏开展的北京雨燕调查，也有类似的特点。

最开始，只有 9 个调查点，参与进来的大多数是学生们和此前北
京雨燕调查的志愿者们。到现在，已经增加到 16 个调查点。当然，
这也依然没有覆盖鸳鸯全部的活动区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鸳
鸯数量正逐年增多，活动区域不断扩大。

紫竹院公园高级工程师翟敬宇很早就关注到了鸳鸯。事实上，
上世纪 90年代，紫竹院公园就有过野生鸳鸯在这里过冬的记录。

作为长期的鸟类爱好者，翟敬宇第一时间就注意到了鸳鸯调查
这个项目并主动加入其中。在大多数年份，紫竹院公园都是鸳鸯调
查统计数量最多的调查点。

很多参与鸳鸯调查的志愿者，自然而然地开展起了科普工作。
他们要在调查时满足周围游客的好奇心，不厌其烦地介绍鸳鸯的相
关知识。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在自己的调查一线，在日常散步的公
园、水域旁，不断劝阻一些游客的投喂行为。

带来获得感，也要求责任感

志愿者在科学调查中成长

既容易观察，又被大家喜爱

鸳鸯成为科普的“旗舰物种”

需要深入研究，也需要细致保护

人类对鸟类表达着更多爱

▼北京玉渊潭公园的鸳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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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12 月，志愿
者在北京颐和园进行鸳鸯
调查。

▲▲志愿者拍摄的鸳鸯志愿者拍摄的鸳鸯


